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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艾
青
與
智
利
詩
人
聶
魯
達
曾
有
過
交
往
，
一
九
七
八
年

夏
，
在
艾
青
北
京
家
，
曾
聽
過
他
縷
述
箇
中
細
節
。
後
來

曾
成
了
好
朋
友
。

一
九
五
一
年
聶
魯
達
等
代
表
保
衛
世
界
和
平
的
組
織
到

中
國
，
授
獎
給
宋
慶
齡
副
委
員
長
。
當
時
國
家
派
艾
青
等
陪
伴

他
們
，
一
個
多
星
期
的
相
處
，
使
各
處
東
西
半
球
的
兩
個
著
名

詩
人
，
建
立
了
深
厚
的
友
誼
。

一
九
五
四
年
，
保
衛
世
界
和
平
組
織
為
慶
祝
聶
魯
達
五
十
歲

誕
辰
，
邀
請
各
國
派
代
表
團
赴
智
利
參
加
慶
祝
大
會
。
艾
青
曾

作
為
中
國
代
表
團
的
成
員
飛
往
智
利
。

當
時
智
利
還
沒
跟
新
中
國
建
立
邦
交
，
台
灣
的
﹁
大
使
館
﹂

很
尷
尬
，
於
是
造
謠
說
中
共
代
表
不
是
女
人
，
是
商
人
，
不
懂

得
文
藝
。

當
時
艾
青
寫
了
幾
首
詩
，
譯
出
來
在
大
會
朗
誦
，
智
利
人
跑

來
對
艾
青
說
：
﹁
艾
青—

你
這
個
商
人
，
詩
寫
得
這
麼
好
！
﹂

當
年
艾
青
寫
了
一
首
詩
，
題
為
︽
在
智
利
的
海
岬
上
︾，
獻

給
巴
勃
羅
．
聶
魯
達
，
誌
記

詩
人
們
的
邂
逅
與
戰
鬥
的
情

誼
，
原
詩
頗
長
，
且
擇
其
中
若
干
小
段
如
下
：

﹁
你
愛
海
，
我
也
愛
海

我
們
永
遠
航
行
在
海
上
。
﹂

﹁
壁
上
掛
了
白
頂
的

黑
漆
遮
陽
的
海
員
帽
子

好
像
這
房
子
的
主
人

今
天
早
上
才
回
到
家
裡
　

我
問
巴
勃
羅
：
　

﹃
是
水
手
呢
？
　
　

還
是
將
軍
？
﹄

他
說
：
﹃
是
將
軍
，
　
　

你
也
一
樣
；
　
　

不
過
，
我
的
船

已
失
蹤
了
，

沉
落
了⋯

⋯

﹄﹂

在
紅
心
木
的
桌
子
上

有
船
長
用
的
銅
哨
子

拂
曉
之
前
，
要
是
哨
子
響
了
　
　

我
們
大
家
將
很
快
地
爬
上
船
纜
　
　

張
起
船
帆
，
向
海
洋
起
程
　

向
另
一
個
世
紀
的
港
口
航
行⋯

⋯

﹂

這
首
詩
發
表
在
︽
詩
刊
︾
創
刊
號
上
，
以
一
群
世
界
著
名
作

家
在
詩
人
聶
魯
達
的
海
濱
別
墅
中
聚
會
為
背
景
，
形
象
奇
麗
，

耐
人
深
思
，
最
難
得
的
是
還
有
艾
青
為
這
首
詩
配
的
插
圖
，
畫

得
很
富
南
美
風
味
。

一
九
五
七
年
聶
魯
達
再
度
到
中
國
訪
問
，
艾
青
又
被
派
去
陪

他
，
詩
人
的
重
逢
，
有
許
多
學
術
問
題
要
傾
訴
，
要
交
流
，
他

們
沒
有
放
棄
這
一
珍
貴
的
機
會
。
後
來
聶
魯
達
離
開
中
國
，
艾

青
當
時
受
到
所
謂
﹁
丁
陳
反
黨
事
件
﹂
延
禍
，
被
錯
劃
為
右

派
，
無
法
去
送
機
，
聶
魯
達
還
感
到
怏
怏
不
快
。

艾
青
與
聶
魯
達
的
詩
有
共
通
點
，
這
就
是
：
使
命
感
及
對
家

鄉
對
祖
國
的
一
份
執

的
感
情
。

艾
青
說
：

﹁
為
什
麼
我
的
眼
裡
常
含
淚
水
？

因
為
我
對
這
土
地
愛
得
深
沉⋯

⋯

﹂

聶
魯
達
說
：

﹁
我
遠
遠
地
離
開
你
，
但
我
永
遠
是
你
的
土
地
的
一
部
分
，

我
永
遠
是
你
的
子
民
；

現
在
春
天
重
新
來
臨
啦
。

我
把
鮮
花
撒
滿
了
我
全
身
，

我
來
啦
，—

你
的
勝
利
在
高
空
中
照
耀

我
，—

在
你

的
身
上
，
正
像
過
去
一
樣
，
活

我
的
根
。
﹂

︵︽
紀
念
艾
青
︾
之
四
︶

﹁
勸
君
莫
打
春
頭
鳥
，
子
在
巢
中
望
母

歸
。
﹂
這
是
古
人
有
惻
隱
之
心
之
忠
告

語
，
驚
蟄
清
明
過
後
，
多
是
母
鳥
產
卵
後

育
嬰
期
，
母
鳥
為
子
女
覓
食
把
牠
擊
斃
，

子
女
在
巢
中
也
成
一
窩
死
雀
，
於
心
何
忍
？
所

以
舊
時
鄉
人
獵
戶
在
清
明
過
後
端
午
之
前
，
多

收
起
彈
弓
鳥
槍
，
留
飛
禽
一
條
繁
衍
生
路
。

廣
東
廚
藝
之
鄉
順
德
有
一
味
鮮
鱔
血
焗
飯
，

趁
瓦
煲
中
飯
熟
之
時
，
把
活
黃
鱔
割
頸
掐
頭
在

熱
飯
中
灑
下
鮮
血
，
然
後
再
焗
而
和
上
等
醬
油

吃
之
，
據
說
極
為
補
身
補
血
，
尤
以
冬
日
吃
之

暖
體
美
味
。
又
有
一
味
生
熬
鱔
湯
，
亦
有
同
等

功
效
，
在
滾
油
湯
中
放
下
活
鱔
，
熟
後
湯
味
鮮

冶
而
鱔
魚
肉
滑
嫩
，
至
為
滋
補
云
云
。
但
據
說

順
德
南
面
近
番
禺
東
江
下
游
水
鄉
處
，
有
多
村

禁
烹
此
湯
，
說
者
云
曾
有
鄉
人
撈
到
一
窩
鱔

魚
，
要
炮
製
一
鍋
鮮
鱔
魚
湯
合
家
品
嚐
，
滾
湯

中
放
下
近
十
條
肥
美
鱔
魚
，
魚
在
湯
中
翻
滾
烹

熟
後
正
要
揭
蓋
加
鹽
油
享
用
，
突
然
發
覺
全
鍋

鱔
魚
呈
弓
曲
狀
頭
尾
插
入
湯
中
，
腹
部
弓
突
起

在
湯
面
，
看
見
如
此
一
條
條
弓
形
熟
鱔
大
感
驚

奇
，
拿
出
剖
開
原
來
全
為
母
鱔
，
魚
腹
之
內
皆

滿
懷
魚
卵
，
顯
然
母
鱔
皆
護
兒
心
切
情
願
頭
尾

鑽
在
熱
湯
中
被
熬
，
企
圖
弓
彎
起
腹
部
保
護
魚

卵
生
命
，
看
此
情
形
鄉
人
全
家
感
動
含
淚
，
此

一
鍋
鮮
湯
無
人
吃
得
下
口
，
更
發
誓
從
此
不
吃

鱔
魚
，
因
此
至
今
順
德
有
些
鄉
村
不
吃
鱔
飯
不

喝
鱔
湯
，
此
亦
合
了
一
句
古
語
﹁
上
天
有
好
生

之
德
﹂
和
﹁
勸
君
莫
打
春
頭
鳥
﹂
同
一
心
路
。

說
起
﹁
春
頭
鳥
﹂
又
想
及
南
粵
三
水
縣
之
特

產
禾
花
雀
，
禾
花
雀
是
麻
雀
一
種
，
專
吃
稻
米

田
之
禾
花
雛
穀
，
隻
隻
肥
美
鮮
腴
，
三
水
是
東

西
江
和
珠
江
主
道
三
流
交
匯
處
，
是
廣
東
主
要

稻
米
產
地
，
禾
熟
之
時
群
雀
飛
至
，
農
民
慣
用

大
網
捕
之
，
網
中
後
任
由
群
雀
在
網
內
掙
扎
跌

撲
，
半
日
便
會
急
瘦
只
剩
骨
架
，
農
民
多
順
手

全
網
浸
在
河
塘
把
群
雀
浸
死
以
保
持
肥
美
，
所

以
禾
熟
季
節
三
水
番
順
各
鄉
賣
出
墟
場
市
集
之

禾
花
雀
多
數
濕
淋
淋
的
一
把
把
論
斤
而
沽
，
有

些
鄉
民
更
說
笑
誑
小
孩
謂
﹁
禾
花
雀
是
黃
魚
變

成
的
，
牠
們
長
了
翼
便
一
條
條
飛
離
河
面
撲
向

禾
田
覓
食
，
我
們
趁
新
鮮
在
水
邊
網
捕
所
以
都

是
濕
漉
漉
的
了
。
﹂

的
確
，
筆
者
小
時
在
廣
州
也
聽
過
人
說
﹁
禾

花
雀
是
水
中
魚
變
成
的
﹂，
而
且
堅
信
了
許
多

年
呢
。

在
大
學
教
了
十
多
年
書
的

朋
友
說
，
他
最
怕
學
校
編
排

的
課
程
，
是
在
早
上
九
時
開

始
授
課
，
因
為
他
多
年
教
學

的
經
驗
告
訴
他
，
早
上
準
時
來
上

課
的
學
生
，
通
常
都
是
小
貓
三
四

隻
。現

代
人
不
守
時
的
習
慣
，
似
乎

已
視
為
必
然
。
遲
到
一
二
十
分

鐘
，
已
算
不
錯
。
學
生
上
課
，
通

常
多
數
都
會
遲
到
，
有
時
遲
到
半

小
時
者
，
更
是
例
牌
。
有
時
，
三

節
課
在
第
二
節
或
第
三
節
才
到

的
，
都
會
有
。

面
對
這
小
貓
三
四
隻
，
如
何
講

課
？
如
果
把
準
備
好
的
教
材
開
始

講
授
，
那
麼
遲
到
的
學
生
就
聽
不

到
。
怎
麼
辦
？
這
對
遲
到
的
學
生

是
否
不
公
平
。
換
個
角
度
去
思

考
，
是
不
是
遲
到
的
學
生
對
準
時

的
學
生
不
公
平
？
因
為
假
如
老
師

等
遲
到
者
到
了
才
開
講
，
準
時
者

是
否
就
損
失
了
十
多
分
鐘
的
學

習
？如

果
這
樣
，
遲
到
者
是
不
是
對

準
時
者
的
懲
罰
？
準
時
者
可
以
對

遲
到
者
提
出
抗
議
？
那
似
乎
又
未

必
，
這
其
實
是
老
師
的
不
對
，
因

為
老
師
只
要
準
時
開
講
，
準
時
者

就
沒
有
任
何
損
失
，
是
遲
到
者

﹁
自
誤
﹂
而
已
。
但
是
大
多
數
學

生
都
遲
到
時
，
假
如
準
時
授
課
，

而
十
五
分
鐘
內
就
講
了
最
重
要
的

內
容
，
遲
到
者
就
未
能
學
到
他
交

了
學
費
應
該
學
到
的
知
識
，
這
是

﹁
自
誤
﹂，
還
是
老
師
的
責
任
？

還
是
老
師
有
必
要
在
遲
到
者
都

到
齊
後
，
有
必
要
把
重
點
重
複
講

一
遍
？
因
為
知
識
是
永
不
會
遲
到

的
。
但
是
，
假
如
一
再
重
複
，
會

否
影
響
教
學
品
質
？
會
否
讓
課
程

進
度
延
誤
？
這
是
遲
到
學
生
該
想

想
的
問
題
，
還
是
他
們
一
點
都
不

在
乎
？

對
香
港
人
來
說
，
泰
國
從
來
都
是
後
花
園

之
一
。
以
差
不
多
的
消
費
水
平
來
盤
算
，
台

灣
和
曼
谷
都
算
是
港
人
至
愛
，
而
從
後
居
上

的
則
有
內
地
。
曼
谷
在
三
地
中
，
飲
食
與
購

物
可
謂
最
多
元
化
，
但
由
於
我
一
向
鍾
情
於
消
費

溫
泉
︵
日
本
或
台
灣
順
理
成
章
居
先
︶，
而
往
內
地

又
因
為
較
省
時
，
故
此
曼
谷
從
來
也
不
會
屬
外
遊

的
首
選
之
地
。

不
過
要
來
的
時
候
總
是
要
來
的—

無
論
是
誘

人
到
曼
谷
的
雜
誌
或
報
道
，
還
是
工
作
上
以
曼
谷

作
為
公
幹
要
地
，
香
港
人
總
有
熱
衷
到
曼
谷
的
因

由
。
不
過
最
出
人
意
表
的
，
則
是
在
曼
谷
的
日
子

中
，
語
言
不
通
之
程
度
，
叫
人
不
相
信
這
是
個
旅

遊
重
地
。
無
論
是
的
士
司
機
，
還
是
餐
廳
的
侍

應
，
遑
論
說
英
文
，
連
理
解
能
力
也
不
高
。
若
旅

遊
天
書
的
指
示
有
欠
清
晰
，
只
拿

英
文
地
址
根

本
無
助
問
路—

若
他
能
讀
看
懂
英
文
書
，
便
不

用
當
司
機
了
！
事
實
證
明
要
做
旅
遊
城
市
，
接
待

水
平
不
是
重
點
，
只
要
有
足
夠
吸
引
力
的
景
點
及

活
動
，
當
地
人
不
用
學
好
語
言
，
也
能
把
遊
客
的

金
錢
袋
袋
平
安
。
當
中
感
受
到
的
語
言
鴻
溝
，
叫

我
想
起
內
地
的
英
語
水
平
，
可
謂
不
相
伯
仲
。

談
起
的
士
，
曼
谷
到
處
可
見
以
電
單
車
推
動
的

麵
包
的
士
，
我
乘
過
有
牌
的
，
也
乘
過
無
牌
的
。

同
類
單
車
在
內
地
不
也
甚
為
普
遍
嗎
？
只
不
過
大

部
分
也
屬
無
牌
經
營
。
另
外
，
兩
地
亦
有
電
單
車

﹁
的
士
﹂，
曼
谷
的
好
像
較
有
組
織
性
，
司
機
全
穿

上
橙
色
背
心
，
在
橫
街
窄
巷
中
集
體
等
客
。
最
近

剛
去
過
汕
頭
市
，
當
地
也
甚
多
相
若
的
電
單
車

﹁
的
士
﹂
在
﹁
兜
客
﹂，
不
過
在
內
地
是
非
法
的
，

要
逃
避
公
安
的
追
捕
，
反
而
於
曼
谷
可
正
常
運

作
。聽

人
家
說
，
泰
國
人
看
似
很
骯
髒
，
其
實
只
是

外
觀
上
較
凌
亂
，
不
像
內
地
真
正
的
不
衛
生
。
今

次
我
刻
意
細
察
街
邊
熟
食
檔
，
其
實
也
說
得
挺
準

—

他
們
當
然
東
一
桶
西
一
桶
，
到
處
也
濕
漉

漉
，
但
無
論
是
食
具
還
是
食
材
，
也
算
是
蠻
乾
淨

的
，
擋
不
住
的
是
蒼
蠅
，
但
看
得
出
他
們
是
有
用

心
去
管
理
街
道
的
衛
生
。

在
大
排
檔
附
近
看
仔
細
一
點
，
其
實
也
只
是
濕

濕
亂
亂
，
但
沒
有
讓
食
物
和
垃
圾
遺
留
。
我
們
也

沒
有
如
在
內
地
般
的
拉
肚
子
，
看
來
也
不
盡
是
辣

椒
的
殺
菌
能
力
。

迷失曼谷

如
果
可
以
自
由
地
刪
除
記
憶
，
有
哪
件

事
、
哪
個
人
、
哪
段
經
歷
是
你
永
不
願
再
想

起
的
呢
？
是
失
戀
？
親
人
的
逝
去
？
還
是
被

朋
友
出
賣
？

美
國
大
學
公
佈
﹁
失
憶
藥
﹂
的
研
究
得
到
突
破

性
進
展
，
據
說
能
夠
以
它
抑
制
腦
部
痛
苦
記
憶
區

域
，
繼
而
使
人
將
痛
苦
的
經
歷
忘
記
。
驟
耳
聽
來

這
似
乎
是
件
很
理
想
的
發
明
，
但
我
倒
想
反
問
一

句
，
我
們
真
的
有
必
要
發
明
如
此
違
反
自
然
的
藥

物
嗎
？

痛
苦
的
經
歷
及
回
憶
是
否
毫
無
作
用
呢
？
在
不

少
的
情
況
之
下
，
它
其
實
是
種
讓
我
們
學
習
的
催

化
劑
，
告
誡
我
們
不
要
再
重
蹈
覆
轍
，
克
服
一
些

過
去
常
犯
的
過
錯
。
從
佛
學
去
看
，
不
幸
的
事
情

所
以
會
發
生
在
我
們
身
上
，
其
實
是
種
因
果
的
定

律
：
因
為
我
們
的
某
個
想
法
、
某
種
行
為
，
於
是

便
在
日
後
招
來
如
此
的
結
果
。
這
套
定
律
可
以
追

索
至
前
生
或
延
續
至
下
世
，
甚
或
多
生
，
所
以
若

不
立
心
悔
改
或
彌
補
過
錯
，
那
些
不
好
的
因
果
將

一
直
重
複
又
重
複
地
纏
繞
閣
下
，
簡
而
言
之
，
這

是
種
瓜
得
瓜
，
種
豆
得
豆
，
機
制
其
實
公
平
得

很
。勉

強
抹
去
記
憶
，
但
性
格
不
改
，
我
們
將
大
有

可
能
再
犯
同
樣
的
錯
，
種
同
樣
的
因
，
而
某
程
度

上
，
經
歷
痛
苦
其
實
也
是
一
種
為
壞
因
﹁
償
還
﹂

的
必
經
階
段
，
也
是
一
種
正
面
的
種
子
：
透
過
汲

取
教
訓
，
我
們
才
會
進
步
，
因
為
有
痛
苦
，
我
們

才
有
機
會
學
懂
放
下
！

再
深
入
一
點
分
析
，
抹
去
回
憶
是
否
真
的
有
作

用
呢
？
其
實
這
些
經
歷
及
情
感
仍
會
深
陷
我
們
的

﹁
藏
識
﹂
之
中
，
勉
強
抹
去
表
面
的
痛
苦
可
能
還
會

延
遲
可
以
清
洗
這
些
﹁
惡
業
﹂
的
機
會
，
何
苦
？

請
記

：
好
好
運
用
負
面
的
經
歷
去
正
面
學

習
，
才
是
超
越
痛
苦
的
最
好
方
法
！

無痛失憶丸

日本開往中國上海的客船，有兩艘，
名叫「蘇州號」和「鑒真號」。我們公司
的貨物都是走「蘇州號」（因為一立方貨
物的價格，蘇州號比鑒真號便宜5美
分），承蒙這個緣分，我訂購了「蘇州號」
的船票。
「蘇州號」是1萬4千噸的客貨兩用

船，有4個等級的艙位，分別為頭等、
一、二、三等，每個等級差價為8000日
圓（600元左右），而飛機經濟艙的票價
與一等艙的票價差不多，二等以下的艙
位比飛機票便宜一些，所以船票比起飛
機票並沒有太大的誘惑力。不過對於行
李較多的人，客船還是很有魅力的。因
為每人可以免費帶4件行李（供參考：這
4件行李不論重量、大小，只要是一個包
捆好的東西。比如一個包捆好的鋼琴也
算一件）。可惜我事先不知道這個信息，
不然我就會把我日本的家裡的東西來一
個大掃蕩啦！
在購票時，我足足猶豫好幾個小時，

一直決定不下買什麼樣的艙位。唉，女
人就是在這種時候斤斤計較，猶豫不決
呀！最後，在可以享受三樓上的展望大
浴池的誘惑下，我選擇了一等艙，因為
只有頭等艙和一等艙的乘客才能使用三
樓上的展望大浴室。往返（返程一年期
限）票價是4萬日圓（約人民幣3,000元
左右）。
3月1日那天，我起了一個大早，坐新

幹線到大阪南港乘坐12：00的「蘇州
號」。

通關手續辦完後，人們在服務員的嚮
導下，分別進入自己的艙位。我發現，
三樓是頭等艙，二樓是一等艙，一樓前
方是二等艙，後方是三等艙（既是榻榻
米的大通鋪艙位）。三樓的12個頭等艙
裡，沒有住入一個乘客，二樓有12個一
等艙室，只有6個艙室有乘客，另外6個
艙室空 ，一樓的二等艙和三等艙，則
是滿座。我進一步發現，十餘位金髮碧
眼的老外乘客，都是乘坐的三等艙大通
鋪，身上還背一個大背簍。我不由被這
些老外們所感動，他們才是名副其實的
旅人啊，我這個自稱旅人的人，在他們
面前不禁有點慚愧！
一走進船艙，我馬上聯想起狄更斯在

《大衛—科波菲爾》中，所描述的小愛彌
麗居住的那條古老、可愛的船。但這裡
不像小愛彌麗的船那樣充滿生活的氣
息，而是讓一個巨大的、被4個大螺絲釘
固定在窗沿台上的電視機幾乎佔滿了空
間，比生活更重視娛樂的氛圍吧。
不過，當我再走進我的船艙的後部，

我就對服務員脫口說：「太好了」。展現
在我眼前的竟是榻榻米式的佈置，一張
小矮桌子，兩旁安放 日本蒲團坐墊。
小矮桌上兩隻潔淨的日本茶杯安安穩穩
地托在茶托上，一股安逸的情緒油然而
生。
等到船與岸連接的扶梯撤離船時，我

驚奇的確定，這個可以坐5人的一等艙
室，再沒有旁人進來了，這簡直就是屬
於我的領地了！我幾乎要喊起來：「萬

歲，我的一等艙。」不過，船上不能上
網，手機也不通，就此，我完全與外界
斷絕聯繫了。
汽笛響的時候，我在三樓甲板上觀

望，期待 電影中經常出現的溫馨送別
情景鏡頭的出現。但現實讓我失望，溫
馨的送別情景沒有出現，整隻船乘客的
送別人只有兩位，而且這兩個人更多的
是在互相打聽，或各自打手機，連揮手
告別的手勢也沒有，更沒有歌聲或歡呼
聲。只是看見巨大的煙囪黑煙
滾滾，好不讓人掃興。
船上的生活是單調

而快活的，看書和
睡覺使我的白天
和黑夜可以為所
欲為地支配，到
飯堂吃飯和到三
樓展望大浴池就
成了我唯一活動。
因為是國際航線，船

上的酒是免稅的，一大瓶啤
酒竟然才300日圓（日本飯店賣價是700
日圓），可惜船的搖動使人體接受酒精的
能力比陸地上要降低50%。儘管這樣，
我每餐還是給自己優待了一瓶「朝日生
啤酒」。因為蘇州號船上的啤酒是沒有冰
鎮的，我厚 臉皮要求船員給我放到冰
凍箱速凍一下，那樣才好喝。之後每次
開飯，餐廳的服務員事先就替我冰鎮
好，不等我開口就端上啤酒給我，弄得
我很不好意思，貌似一個女酒鬼。

再說我能乘上一等艙的決定因素，是
三樓展望大浴池，也就成了我一天早晚
必享受的課程，我也得要把這個差價討
回來呀。
記得第一天去大浴池，早晚都只有我

一個人，在大浴池泡澡時，我已經決定
以後都放棄飛機來乘船了。泡在溫暖的
大浴池中，從船艙的圓玻璃窗眺望無邊
的大海，感覺這海好像是童話中的仙
境，大浴池的水，隨 波浪的起伏，一
蕩一晃，把身體一左一右地搖擺，哦，
重現我嬰兒的搖籃的記憶。
可是第二天，我去的時候，幾位中國

女孩擠滿了大浴池，她們並不是我的一
等艙的客人鄰居，應該是沒有資格使用

大浴池的。不過這一點點違
規，也與我無關，只是

我發現她們沒有先

淋浴洗乾淨身體，就跳進大浴池，使我
大跌眼鏡。有一位姑娘還在大浴池旁邊
刷起她的牙齒，把水龍頭開到最大檔，
讓水白白的嘩嘩流淌。我瞟了她一眼，
希望她注意到，但她並沒有領會。等了
幾分鐘，她還在那裡放水，我終於忍不
住，就過去擰緊水龍頭。為了國人的面
子，我用日語對她說：「請您愛惜船上
的淡水，這兒不是溫泉！」
唉，那以後，我就一發不可收拾，對

中國人的事情管三管四，開始了我「馬
列主義鐵姑娘」的脾氣，一路糾正別人
這個不行那個不好，一直糾正到一個中
國警察身上，被警察大叔反訓了一頓，
才清醒過來，開始收斂了。那留在後話
吧。不過從此我不再上三樓大浴池了，
寧願去普通的淋浴室了，雖然心裡還隱
隱為一等艙的差價痛心。

愛海的詩人

莫打春頭鳥

彥　火

客聚

﹁
食
得
鹹
魚
抵
得
渴
﹂
是
藝
人
受
委
屈
後
保
持
啞
忍

時
，
自
我
安
慰
的
金
科
玉
律
。

我
則
持
相
反
態
度
，
時
常
提
醒
他
們
，
每
次
遇
到
誹

謗
、
誣
捏
的
報
道
，
應
即
時
發
聲
澄
清
，
他
們
都
抱
食
得

鹹
魚
抵
得
渴
的
態
度
，
說
句
﹁
清
者
自
清
﹂、
﹁
謠
言
止
於
智

者
﹂、
﹁
不
想
替
失
實
報
道
做
宣
傳
﹂，
便
不
了
了
之
。

我
則
認
為
藝
人
如
不
大
聲
否
認
，
會
帶
來
幾
種
惡
果
。

首
先
會
不
斷
被
其
他
媒
體
問
回
應
，
很
多
時
會
基
於
不
同
媒

體
的
不
同
取
材
而
難
將
藝
人
的
澄
清
說
話
全
面
表
達
，
更
糟
糕

的
是
可
能
再
遭
﹁
抽
水
﹂，
將
澄
清
斷
章
取
義
，
變
成
越
描
越

黑
。
二
、
若
用
斬
腳
趾
避
沙
蟲
的
方
法
保
持
緘
默
，
大
家
便
認

為
你
是
作
賊
心
虛
，
故
不
敢
站
出
來
否
認
，
外
界
會
想
當
然
地

當
做
你
承
認
，
蠶
害
了
形
象
，
即
是
損
害
了
利
益
，
因
為
形
象

是
藝
人
的
最
大
本
錢
。
另
一
方
面
，
有
傳
媒
會
覺
得
你
怕
事
、

好
欺
負
，
日
後
變
本
加
厲
。
三
、
加
上
藝
人
都
放
眼
大
中
華
，

希
望
能
在
龐
大
的
大
中
華
市
場
立
足
，
在
互
聯
網
發
達
的
今

天
，
消
息
傳
遞
迅
速
，
如
藝
人
不
即
時
反
擊
，
仍
抱
﹁
認
識
我

的
人
都
不
會
相
信
﹂
的
態
度
便
吃
大
虧
，
因
為
遠
在
哈
爾
濱
或

北
京
上
海
的
觀
眾
才
剛
開
始
認
識
你
，
又
怎
樣
去
相
信
你
？

所
以
最
佳
方
法
是
軟
硬
兼
施
，
硬
是
即
時
出
律
師
信
或
嚴
正

聲
明
將
謠
言
逐
點
擊
破
，
為
事
件
止
血
；
軟
是
接
受
電
台
直
播

訪
問
，
說
話
完
全
無
添
加
、
無
刪
剪
地
播
出
，
做
電
台
訪
問
比

做
電
視
訪
問
有
效
，
電
台
勝
在
其
時
間
性
，
無
需
提
前
拍
攝
再

剪
輯
，
電
台
可
以
即
時
直
播
是
即
時
止
血
的
特
效
藥
，
有
如
開

了
個
記
者
招
待
會
。

近
日
給
我
言
中
，
鹹
魚
的
鹹
度
跟
口
渴
度
不
成
正
比
，
不
負

責
任
的
報
道
不
單
是
炒
作
、
抹
黑
藝
人
，
簡
直
是
狠
毒
至
要
摧

毀
他
們
的
形
象
聲
譽
，
要
他
們
從
此
在
娛
樂
圈
消
失
，
至
令
被

指
是
小
三
，
令
已
婚
的
富
商
因
為
她
與
太
太
離
婚
，
背
負
上
拆

散
他
人
家
庭
的
罪
名
，
阿
佘
反
應
敏
捷
，
二
十
四
小
時
內
便
與

富
商
和
太
太
出
聯
署
聲
明
，
而
被
炒
作
一
腳
踏
三
船
，
騙
心
又

騙
金
的
吳
卓
羲
，
不
得
不
破
食
得
鹹
魚
抵
得
渴
的
原
則
，
採
取

行
動
，
以
正
視
聽
。

食
鹹
魚
不
表
示
要
渴
死
的
。

佘詩曼吳卓羲不再啞忍

百
家
廊

李
小
嬋

遲 到

從東京乘船到上海

楊天命

知玄

興　國

國
阿　杜

有道

湯禎兆

觀察

查小欣

乾坤

（上）

■「蘇州號」從大阪到上海。

網上圖片

■ 船上一瞥。 網上圖片


